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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胡文光

插画 董昌秋

离开辽地久矣，那儿龙柏的傲
然形象却始终盘桓在我的脑海，挥
之不去。

不可思议，大连、威海、烟台、青
岛的观海之行成了我的龙柏发现之
旅。原本冲着大海去的，冲着品味
踏浪大海的浪漫，冲着享受汪洋击
水的刺激，结果却只依岸观景、坐看
浩瀚，少了涉足参与的惊心开怀。
然而，应了那句古话，“失之东隅，收
之桑榆”。辽地龙柏一路吸引我猎
奇的目光，拨动我温热的心弦。

北方的平，平出千里沃土这种
大地的肌肉；北方的平，也平掉十万
大山这种大地的筋骨。无骨的大地
关于森林的荣光与梦想难逃乏善可
陈的归宿。从沈阳南下，屈指可数
的树种稀稀疏疏地装扮着辽地的旷
野，全无我所在的南方边远山区林
木森森、古木参天的阔野碧翠，因而
鹤立鸡群的龙柏在北方疆域的强悍
露脸，令我怦然心动。

漫步大连星海广场，同伴们在
打开的书形广场奔来跑去，面对无
垠大海欢呼雀跃，可我偏偏安静地
沉迷专注于对主广场四周一种树的
遇见。它们树体不大不小，树龄似
乎不长不短，每一株树影宛若片片
绿色风帆，猎猎扬起在天蓝水碧的
美丽海滨。

低 位 发 枝 ，主 干 快 被 隐 蔽 起
来 ，参 差 枝 头 犹 如 一 柄 柄 利 剑 直
刺青天，高矮错落有致，形成涛浪
翻 滚 的 冠 幅 。 看 到 这 见 所 未 见 的
北国之树，我心荡漾，求问导游它
们 的 名 字 ，导 游 说 叫 火 炬 松 。 火
炬 松 ？ 一 个 响 亮 而 又 富 有 燃 烧 激
情 的 名 字 。 再 看 ，发 现 它 们 真 就
像 绿 色 火 焰 贴 地 向 上 飘 闪 ，我 佩
服 当 地 人 民 那 么 恰 如 其 分 地 给 它
们 贴 上 了 一 个 生 动 形 象 的 标 签 。
火 炬 松 ！ 自 此 它 们 像 鸟 爪 抓 住 树
枝 一 样 紧 紧 勾 住 我 的 心 。 接 下 来
的 行 程 在 大 连 市 内 的 大 道 旁 、公
园 里 、景 区 中 总 能 看 到 它 们 的 影
子，我心潮澎湃，一种感觉充盈身
心 ，那 便 是“ 观 松 火 炬 我 心 飞
翔 ”。 随 后 的 一 路 行 程 ，火
炬 松 始 终 带 给 我 绵 绵 的 愉
悦情绪。

由大连往南去旅顺的途
中，风景自车窗闪闪而去而
来，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一路
的火炬松了。坡地上的火炬
松给光秃的山野带来一抹生
色，带来一份温暖；道路两旁
的火炬松一行行，像受阅士
兵呼啦啦闪现在我们面前，
又呼啦啦向我们身后退去，
留 一 路 勃 勃 身 姿 于 北 国 大
地。

抵 达 旅 顺 口 区 街 头 ，但
见 火 炬 松 的 存 在 恰 似 灿 烂
云霞铺陈，复加着辽东半岛
最 南 端 这 片 土 地 的 原 味 风
景。城披松、绿松拥城的景
象明白昭示，火炬松已然成
为 旅 顺 人 心 中 别 样 的 心 灵
寄托。听了多少遍《军港之
夜》，唱 了 多 少 遍《军 港 之
夜》，当 我 们 从 导 游 那 里 得
知 旅 顺 就 是 这 首 名 曲 的 滥
觞之地时，大伙无不肃然起
敬。我为诞生于此的《军港
之夜》金曲风靡大江南北万
分激动，更为这里火炬松的
生长铺天盖地激动万分。

奇迹更在后面。旅顺博
物馆与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博
物馆隔着一片树林，门对门
并立。那树林好生纯粹，清
一色火炬松家族；好生壮观，
壮 观 得 铺 天 盖 地 ，遮 天 蔽
日。挂在它们身上的保护牌
透露出它们的身份信息：龙
柏，别名火炬松，名木古树，
树龄 150 年。火炬松又叫龙
柏 ，一 树 两 名 ，人 们 根 据 它
们 的 外 部 特 征 来 了 个 象 形
命 名 ，大 抵 因 为 小 树 高 矮
枝 头 形 成 簇 簇 绿 色 火 焰 ，
故 名 火 炬 松 ，而 老 树 有 着
状 如 虬 龙 的 身 躯 而 取 名 龙
柏 ，我 暗 自 思 忖 。但见眼前
株 株 古 老 龙 柏 平 地 扭 着 身
子往空中冲，宛若盘龙。我
想 ，它 们 见 证 了 那 一 段 日
军 侵 华 事 件 的 苦 难 岁 月 ，
更 以 不 屈 的 脊 梁 横 眉 冷 对
战争狂徒的铁蹄暴行，将生
命的顽强、无畏演绎得酣畅
淋 漓 。 千 万 抗 日 英 雄 儿 女
纵 横 驰 骋 ，同 仇 敌 忾 ，血 洒
疆场，不正是它们的着意化
身吗？

至此我终于明白，辽地以
及接下来行程中的齐鲁大地
何 以 龙 柏 的 子 子 孙 孙 无 穷
也？原来它们早已承载着北
国人民的一腔炽热情怀，那
便是在邪恶暴虐前“泰山压
顶不弯腰”的精神，这种精神
光焰将永远烛照后人。

辽地龙柏
田二文

吃过晚饭，老张的妻子给
女儿打电话，“玉涵，你都半年
没回家了，在外面要照顾好自
己 ！ 公 司 哪 天 不 忙 了 ，就 请
两 天 假 回 趟 家 ，妈 给 你 准 备
好 吃 的 ，都 是 你 小 时 候 最 爱
吃的。”

玉涵在那边哧哧地笑，“公
司这阵儿特别忙，一时半会儿
不能请假。您二老别总惦记
我，我能照顾好自己。您和爸
如果感觉寂寞，等我下次回去，
给你们买只好看的小狗。”

老 张 妻 子 有 点 儿 生 气 ，
“得，谁要你买小狗回来，我喜
欢胖小儿胖丫儿。”

玉涵赶紧赔笑，“妈，不要
就不要，我这不是怕你们孤单
吗 ？ 对 了 ，我 们 公 司 下 周 末
要去漂流，等我多拍些照片给
你们。”

老张妻子高兴起来，漂流
啊，离咱家远不？

“去A市大峡谷，不算远。那
我也回不去，等国庆节放假吧。”

“好好好，那就等国庆放
假。”

老张听妻子说姑娘要去漂
流，有些担心，嘀咕着，也不知
那景点咋样？安全不？

“八年前我去过，好玩是好
玩，就是有点儿危险。上次，我
们单位有俩同事都掉水里了，
好不容易才爬上船。吓得我坐
在船上一动不敢动，漂了三个
多小时才到地方。”

老张沉思了一会儿说，“那咱
们这周去，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妻子愣了愣说，那里水流
急，水还深，挺险的。

老张说，就是因为险，才必
须去一趟。

妻子说，咱们这两把老骨
头，能经得起折腾吗？

老张坚定地说，60 岁不算

老，再说，咱们不是会游泳吗？
妻子无言反驳，又想到女

儿也要去，只好答应。
周六，老张和妻子天一亮

就起床，自驾三个多小时，借助
导航才找到了景区。

老张咨询了景点工作人
员，弄清漂流前后的程序。购
票、寄存、托运、乘车往返、领取
救生衣和喷水枪等，还学习了
预防危险的知识。

老张听得特别仔细和认
真，还把漂流全程的路线图拍
摄下来。一切清楚明了后，才
随游客一起登上皮筏子。

漂流开始后，老张特意坐
在皮筏子前头，把那只划水的
浆握在手里，乍一看，还挺像
个船夫呢。皮筏上有八名游

客，老张问了一下，大多不识
水性。

皮筏子在水上漂移，忽缓
忽急。沿河望去，五颜六色的
皮筏子在河面上追逐，一些年
轻人还拿着喷水枪互射嬉戏。
欢声笑语落在急流浪花里，好
不热闹，真有点儿百舸争流的
阵势。

老张不由慨叹，好地方啊！
筏子不断前行，忽然，前方

遇见急流，河水撞击岩石，震耳
欲聋，浪花翻滚。只闻一阵鸣
锣声，有人站在岸边高处大声
喊着：“前方水急！小心坐稳！”
霎时间，几只筏子淹没于浪涛
之中，之后顺水沉浮。游客惊
叫 欢 笑 ，回 荡 在 幽 静 的 山 谷
里。老张旁边皮筏上有个年轻

人胆大气盛，坐在船尾，两腿插
进水里，尽情嬉戏。筏子突然
撞到岩石之上，年轻人失去重
心，“扑通”掉进水里，吓得大惊
失色。老张和其余人奋力相
救，才把年轻人拽到船上。

老张一边挥桨，一边细心
地把每一个险要处都记在心
里，直到终点才长舒出一口气。

回到家，老张立马找出纸
笔，把手机拍摄的路线图勾画
在纸上，又对着这幅图勾勾画
画了大半天，然后叫来妻子说，
赶紧给闺女打电话，这漂流太
惊险，得叮嘱几句。

妻子拨通了手机，“玉涵，
去漂流前，别忘记准备一套衣
服和水鞋，最好买一个防水眼
镜和雨衣，还有手机套，饿了岸
边有卖吃的，还有……”

没等妻子说完，老张一把
夺了手机，“闺女，老爸把地图
都给你画好了，一共 13 处急
流。到时你坐稳了，就会很安
全，尽量不要打水仗。老爸马
上把这张图给你发微信里，你
记得给你们同事都看看啊。”

玉涵有点儿哭笑不得，“妈
啊，衣服和 用 品 我 都 准 备 好
了 。 老 爸 啊 ，您 准 备 这 地 图
干吗？到时体验一下不就知
道了？”

老张说，“那是冒险的事，
爸妈先替你体验了，你看看图，
心里就有底了。”

玉涵有点儿急了，“您二老
以后可别这样了，路得让我自
己走，总不能啥事你们都替代
了吧。再说了，以后的人生路，
你们也替代不了啊。”

老张放下手机，心里有些
不是滋味。妻子也沉默不语。

晚饭后，老张自我解嘲地嘀
咕着，嗨，咱们都老喽！看来，孩
子的事，以后真得放手了。

体验险境
孙玉秀

微小说

这 事 现 在 想 起 ，仍 然 觉
得很巧。上个月，沈阳鼓风
机集团与省市有关部门联合
开会，研讨反映沈鼓发展历
程 的 长 篇 报 告 文 学《锻 造·
中国芯》，中国作协和北京、
辽宁的许多作家、评论家都
到 会 发 言 。 中 国 报 告 文 学
学会常务副会长、鲁迅文学
奖 评 委 李 炳 银 的 讲 话 尤 其
引 我 关 注 ，他 说 ，这 部 作 品
是 国 有 大 企 业 在 东 北 振 兴
中的航标灯，是一篇有滋有
味 的 沈 阳 大 工 业 故 事 。 让
我惊讶的是，他两次提到，辽
宁有一个刘齐，熟悉工厂，热
爱工人。

刘齐？哪个刘齐？或者
是刘奇、刘琦？我内心打着
问号。中国同名同姓的人很
多，而且辽宁的工业城市也
多，他说的，跟我认识的沈阳
籍 作 家 刘 齐 是 不 是 同 一 个
人？

晚间就餐时，我向炳银请
教：“开会时您提到的刘齐，
在辽宁什么地方？”

炳银笑着说：“此君多年
前就到北京了，你们年轻，不
一定熟悉。”

我说：“是不是文刀刘，
整齐的齐？”

炳银肯定地说：“对，就
是这个刘齐。”

我也笑了：“这个刘齐，
我不但认识，而且，就是从我
们沈鼓厂宣传部走出的，这
里是他的根据地呀！”

炳银怔住了：“原来他是
沈 鼓 的 老 人 儿 ，真 没 想 到 。
你们有联系吗？”

我掏出手机：“您看，上
午我们还微信联系呢。”

炳银随手接过手机，发了
几行字：“刘齐，你这几年在
哪儿高就？我正在沈鼓与刘
部 长 一 块 吃 饭 哩 ，你 也 不
来。”意犹未尽，又配了两个
俏皮的笑脸。

我提醒说：“李老师，你
得署个名，不然那边看了会
蒙的。”

炳银署完名发出，那边却
没反应。

不行，得进一步强调，我

打通了电话，炳银接过电话，
自报家门。

这回，轮到刘齐发怔了，
“ 你 怎 么 跑 到 我 们 厂 里 来
了？”声音很大，以至我在旁
边都能听到。

隔着手机屏幕，两个老朋
友兴高采烈地交谈起来。我
心中也有个屏幕，浮现出一
件件往事。

刘齐是沈鼓厂报的老报
人，虽然离厂已经几十年，却
一 直 跟 厂 里 保 持 着 血 肉 联
系。每次回沈阳，他都抽出
时间，跟工友们亲密相聚，话
题无他，总是沈鼓的历史和
现实。看到电视里播放沈鼓
的新闻，他就打电话给我，跟
我们在职的人一样兴奋。身
为声名远播的作家，他仍然
给厂报和《今日沈鼓》公号写
稿。一次，一家报纸约他为
沈阳读者拜年，他写了滚烫
的文字，却是专为沈鼓人拜
年，从退休多年的老师傅，到
各车间科室的小青年，都一
一问候，就连食堂的炊事员
和收发室的门卫，他都不忘
恭恭敬敬地贺年，还提到当
年他曾在收发室烤过馒头，
春节时，从书记到工人，每人
只发一包炸黄豆和猪头肉。
文 章 发 表 后 ，大 家 十 分 感
动。刘齐多次在全国各地报
刊写沈鼓，忆沈鼓。有家报
纸，约他写一写过去的故事，
他一口气写了五个沈鼓工人
和基层干部，占了对开报纸
整整一个版面。

炳银说，刘齐跟工厂和工
人 有 感 情 ，此 言 着 实 不 虚 。
叫我看，沈鼓今日的辉煌，既
是现今沈鼓人不懈奋斗的结
果，也应包含着刘齐、炳银在
内的一代代沈鼓老人儿和厂
外师友的心血和祝福。

两位老友仍在亲热地交
谈 。 此 次 他 俩 在 电 话 里 的
重逢，看 起 来 是 一 次 巧 合 ，
其 实 他 俩 以 不 同 的 身 份 ，
从 不 同 的 时 空 ，与 沈 鼓 结
下 了 不 解 的 缘 分 ，这 缘 分 ，
又 出 人 意 料 地 经 由 我 的 手
机 ，得 到 了 确 认 ，实 现 了 美
好的邂逅。

邂逅
刘胜民

秋天，树上的果子
一颗又一颗，娇艳欲滴
身体里溢出魅惑的味道
深呼吸之后，皆不能自拔

一颗颗果子，是一个个心思
从春到夏孕育沉甸甸的梦
和十月怀胎相似
不断施以营养
惊心动魄的期待
挂在心头

此刻，多像渴盼的节日啊
芳香四溢的响铃
一刻不停地幸福歌吟
色彩、味道、气氛都那么浓郁

我被果子的光芒照耀得恍惚
转身之时，猛然发现
果树的叶子已失去了光泽
向下低垂或疲倦地紧缩
十分黯然
深深地低着头

我与苹果的距离

苹果在我心里始终高不可攀
从小时候起，从春天开始
又红又甜的苹果
像我渴望的生活一样，垂涎
却不能随意可得

我知道，苹果生长在阳光明媚里
与我生活的寒冷地方
隔着菜地、稻田、农舍
隔着秋天和诱惑，隔着美好和向往

终于，在辽南，摘苹果的时候
远远地，一颗颗苹果像一串串红灯笼
还有一堆堆躺在树下的苹果
有如阳光下睡熟的山村孩子
红扑扑的脸，笑盈盈喜洋洋

苹果和其他水果有什么不同
不娇贵、不奢靡、不滥俗
沉实经得起拿捏和推敲
香甜耐得住时间考量

在我心中，苹果是用来供奉的
可苹果在市场上蒙尘
在叫卖声中任人挑来拣去
仍然保持幸福的模样
我知道了我与苹果的距离

一棵大树，像一个思想者

一棵大树像一个思想者
仙风道骨，披千年风霜
大智如磐，从不随风摇摆
有时又似一个大将军
阳光下披金甲，月夜里
闪银光，气宇轩昂
什么样的对手敢于或者能够靠近

一棵大树更像一条向上的河流
从地心开始，根须纵横交错
奔涌的血脉四通八达
粗壮的树干像冲天的利剑
直指苍穹，事关天问
与阳光明月的对话
如同四散的鸟群
汇入蓝色的海洋

一棵大树，吸宇宙之气
纳大自然的精血
有通晓天地以及万物的神力
从没有停止膜拜
风调雨顺，天下太平

一棵大树不老，信念就会不倒
一枝一叶争先恐后地生长
健康、安好，就像一座
身经百战而完好无损的城池
一棵大树不语
风吹草动便知人间阴晴圆缺

山中听鸟鸣

在城市，能够听到鸟鸣
已经成为非常奢侈的事情

星期天早晨，走在山中小径
被鸟声引领，一路欢歌
啁啾的鸟语，言不尽的欢愉

我用心聆听，没有听到一点烦恼
没有听到一丝怨恨一丝病痛
偶尔一两声高高低低的鸣叫
是相互示爱的鸟
你倾我诉的急迫心情

听鸟鸣，山不必太高
刚好能挡住市井喧嚣即可
树也不必太密
能看见鸟儿翻飞的翅膀就行
一个星期去用心听一次，时间久了
就会有鸟儿从心中飞起来

结满果子的树
都低着头

（组诗）

张笃德

提起断桥，人们时常会想起鸭
绿江上的两座断桥，一座是丹东市
通向朝鲜的断桥，这座桥是 1909 年
日本侵略者为霸占中国而强行修建
的；另一座河口断桥是宽甸河口通
往朝鲜的，这座桥是 1941 年日本强
行修建的。

然 而 ，你 可 知 道 ，在 本 溪 市 南
芬区的细河上 ，也 有 几 座 断 桥 ，最
长 的 那 座 ，桥 长 约 150 米 ，高 十 多
米 ，没 有 钢 筋 ，由 水 泥 、砂 石 构
成 ，现 在 它 仍 然 留 在 那 里 。 它 不
仅 仅 是 座 普 普 通 通 的 断 桥 ，它 对
东 北 乃 至 整 个 中 华 民族都有着深
刻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独霸东
北 亚 的 野 心 日 益 膨 胀 起 来 。 1904
年，为争夺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
争，为了尽早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日本强行修建了安东（今丹东）到奉
天（今沈阳）的安奉铁 路 。 后 来 又
不断改扩建，一条从奉天经安东，
由 安 东 经 朝 鲜 半 岛 ，再 由 水 路 到
日 本 本 土 的 以 掠 夺 中 国 资 源 为 目
的 的 运 输 线 全 线 贯 通 。 本 溪 市 南
芬 区 细 河 上 的 断 桥 就 是 当 年 这 条
铁 路 线 上 的 桥 梁 。 据 资 料 记 载 ，
仅 1918 年，通过安奉铁路，向日本
运 送 的 物 资 就 有 大 米 4344 吨 、木
材 522480 吨 、豆 油 47276 吨 、石 油
1611 吨、铁等金属矿藏 855 吨。可
想而知，从安奉铁路建成到日本投
降 的 40 年 里 ，日 本 人 掠 夺 了 我 们
多少财富。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
就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 20 多年，
战争所需要的兵力、武器弹药、辎重
等等，就是通过安奉铁路运送，细河
上的断桥记载着日本侵略东北、侵
略全中国的罪行。除了断桥，本溪
南 芬 还 存 有 日 本 侵 略 者 修 建 的 车
站、隧道、路基、涵洞、碉堡、日本人
的住宅，以及“万人坑”等等，所有这
些，都铭刻着日本侵略中国的直接
罪证！

不难看出，日本侵略中国，不是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更不
是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
早就觊觎东北亚，从 1894 年甲午战
争，直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
侵略行径整整长达 50 年之久！

细河水依然在慢慢地流淌，断
桥依然静静地伫立在细河之上，它
向我们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也在警
示着中华民族的世代子孙，勿忘国
耻，振兴中华！

断桥
单德忠

风物

札记


